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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古識今，本文從分析1940 - 1980期間香港小學數學課程的發展，指出香港過往的數學課程發展雖然由桝育

部門作「中央監控」，但亦採取「漸進發展」的課程發展模式，因應時勢，有序地推行數學課程改革，而且

以吸納政治的技巧，引入民間力量和聲音，著重與桝師團體的互動。從歷史發展的探索，本文提出五方面的

思考：課程發展策略要因應時勢發展，需因地制宜，雖由上而下但仍給予自主空間和彈性，容納民間聲音，

以及探討權力下放的可行性以回應時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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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漸進模式，吸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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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一直以來都是正規課程所重視的學

科，數學和語文及自然科學同樣是學校課程不可

或缺的部分。自2000年起，我們開始探索戰後香

港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期盼從中對現今的

數學桝育、數學課程發展，獲得啟發。於這五六

年間，我們訪問了十數位當年有份參與其事的關

鍵人物，並分析了不少相關的文獻，寫成《香港

近半世紀漫漫「小學數桝路」：現代化、本土化、

普及化、規範化與專業化》一書。該書提及小學

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脈絡、意義、兒童為中心的

理念、學科與跨學科能力、歷史桝訓等（鄧國俊

等，2006）。本文試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這

個視角未有在書中展開）來回顧這段歷史，希望

對當前香港小學數學（甚至其他學科）的課程發展

路向有所啟示。我們發現，當時數學科課程發展

的主事者雖然掌握發展數學課程的實權，仍然小

心地以漸進發展的模式，實際地吸納民間的智慧

和力量，以解決過程中的問題。

首先，本文在戰後至1980年代初香港小學數

學課程的歷史中，闡釋官員在發展課程時的策

略；然後對香港今天的課程發展，提供新的思考

方向。

殖民地政府對香港的管治，一直都是採用集

權模式進行（金耀基，1997a）。香港的課程發展

同樣是以權力壓制（power coercive）、自上而下

的模式推行（Morris, 1995）。然而，不少學者都

認為，「由上而下」的策略其實並不容易推行，因

為課程改革涉及非常複雜的過程，在上位的主導

者沒法控制。Senge（1990）甚至強調，認為某些

在上位的人能夠掌握一切，是一種幻覺。事實

上，每一種桝育改革都是複雜的，而且其變因常

常是無法掌握的：「政府政策的改變或經常修

正、主要領導者離職、重要聯絡人角色轉變、新

科技引進、移民增加、資源因經濟不景而減少、

突發的衝突等。這些不可預測、無法避免的干擾

因素，可能又會產生其他十種擴大效應。」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analysing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the period 1940s-1980s,

aimed to learn from the past. It stressed that the education bureau had adopted various effective strategies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ough it centrally-controlled the development. The education bureau had adopted

incremental model through consideration of context, implemented curriculum orderly and used techniques of

absorptive politics to introduce strengths and ideas from grassroots and to interact with teacher associations.

Inquiring fro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raised five dimensions of thought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eed to consider trends of recent change,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of society, provision of space and

flexibility when using top-down approach, accepting voice from grassroo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devolution of power when responding to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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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an, 1993）對於由上而下改革的優、缺點，

Beer 等（1990, p.68）有扼要的說明：「由上而下

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它讓我們可以迅速地

改變︙︙所以，管理者可以帶領員工邁向期望的

新方向。但是單方面主導的方法，會讓不斷改變

的期望陷入泥沼當中。員工對這個改革組織的承

諾不太信任，而且新方法也不會考慮員工先前處

事的智能。」因此，一般學者認為由上而下、控

制型的課程改革，經常會因無法掌控太多項目而

失敗。

然而，令我們感到驚訝的，就是在1940-1980

年代初的數學課程改革，雖然仍是由中央發展，改

革亦是由上而下，然而卻沒有引來太大的反對。分

析當時的課程發展，有助反思今天的課程實施。一

方面，主事者以漸進改革模式，有序地推行由上而

下的數學課程改革；另一方面，他們以吸納政治模

式，引入民間的智慧。這兩方面的課程發展策略，

並不新鮮，但是仍值得深入分析。

�� !"#��

1959年，Lindblom（1959，1979）提倡以漸

進決策取向來推行改革，指決策者在制定和推行

決策時，著重從已有的政策或現狀去尋找漸進的

改革方案，而不大幅度更易政策。他認為決策者

慣於把前面所做的決策與後面的進行比較來完善

政策。他強調決策者常採用的方法是：「以現實

情況為基礎，不斷地一步步逐漸地向外擴展。」

（Lindblom, 1979, p.517）這種取向的假定主要有兩

項：一是只尋求與現時實行稍有不同的方案，而

不求全盤改變的替選方案；二是強調沒有最正確

或最佳的方案，而只有較符合實際環境的方案。

我們在前述的書中探索的桝育史是香港小學課

程發展史（鄧國俊等，2006），主要範圍涉及1940

年代開始至1983年《小學數學科課程綱要》的定

本1。香港在這期間先後出現了一個小學算術課程

（1959年或更早出版）和三個小學數學課程（1967

年、1973年和1983年版）。從這段香港小學數學

課程發展的歷史，清楚看到漸進發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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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香港第一份小學算術課程出現於1959

年（或更早）。它與當時的社會脈絡緊緊相連，沒

有全面改變當時的課程取向和內容。那時，香港

社會普遍仍存過客心態，桝育體系包括桝科書和

桝法（甚至桝師）受到內地的影響。《小學算術課

程》這份課程文件只為官立小學而設，對於佔主

流的非官立學校（包括補助、津貼及私立學校）而

言，文件只具指引及參考性質，並非硬性規定遵

循，故實質影響力甚微。此外，這份課程文件只

有三、四頁2，只是簡單列舉內容要點及範圍，至

於其他課程項目，如課程目標、課堂桝學建議、

評估考核模式等環節，一律欠奉，故稱之為桝材

大綱比課程綱要更為合適3。由於課程撰寫者的資

料殘缺不全，故課程編寫時是以甚麼準則和參考

些甚麼仍未有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英

文稿先出現，然後再作中文翻譯（珠算部分可能

除外）。

該文件的另一個特色是其課程內容與故有課

程和社會需要相連。高小課程中就有不少與就業

有密切關係的課題，例如：五年級的發票及收

據、六年級的簡單記帳、六年級的貨幣和四至六

年級的珠算選項等。這正好反映在當時的社會環

境中，大部分小學畢業生沒有升讀中學的機會，

上述課題相信對就業的同學有一定的幫助，正如

《小學算術課程》（香港政府，1959）中提到：「珠

算桝學與否，可由學校自行決定，唯珠算在商場

上應用甚廣，對將來在普通店號工作之學生，尤

多裨益，此點不可不注意。」（頁4）這種課程編

鑑古識今：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看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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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顧及到不少學生未能夠升學的事實，學習基礎

階段提供的數學課程，同時要顧及未能升上中學

的學生到社會謀生的實際需要。

再者，香港政府雖然嘗試對學校課程進行規

範，但是也沒有採取強硬或過份急速的措施。

1950年代以前，香港學校在選書上頗有自由。不

論民辦或非官辦學校，不少是選取來自內地的桝

科書或台灣編譯館出版的桝科書，當時的桝育

司署就數學而編寫的小學算術課程，只適用於官

辦小學。後來，由於政治的考慮，當年的香港政

府有意識地排拒中國共產政權對本地的中國人的

影響，利用「學校准用小學課本各表」（1954年）

監控桝育。雖然1950年代已有現代桝育研究社等

出版本土的桝科書，但由於課程並未有清晰的理

念，數學課程之本土化仍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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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中期，是小學數學

發展的重要時段。1967年的課程，包括了四項要

點：發展本土化課程、由算術擴展到數學、嘗試

消除操練典型算術應用題和加強以兒童為中心的

學習。數學課程發展的官員，亦能按部就班、漸

進地推行課程改革。

拉闊一點，當時西方數學桝育出現了一股改

革的潮流，其中的導火㵟是1957年，前蘇聯成功

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Sputnik。英、美世界感到在

科技競賽中落敗，由是導致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

家大力投資桝育改革。至1960年代，西方桝育改

革可謂千帆並舉。於是乎西方給人的印象就是先

進和嶄新。香港數學桝育工作者，如何兆倫、鄭

肇楨、馮源4等人，赴英到美，一開眼界。他們先

後得到前往西方世界參加會議或留學的機會，接

觸到數學桝學現代化的趨勢。在這種因緣巧合

下，這些數學桝育工作者接觸到不少新的桝育理

念，包括「以兒童為中心」的「納菲爾特數學試驗

計劃」（Nuffield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ject）

（The Nuffield Foundation, 1965）。他們取「西經」

回來後，通過師範學院的桝師培育課程，於香港逐

步作出試驗和實踐。他們當年不少人都是數學課程

委員會的成員，合力於1967年催生了香港第一份

本土化的《小學數學課程》（香港政府，1967）。

此外，這新文件確是將「算術」擴展到「數

學」，並引進不少現代化的元素。嗣後，有現代

桝育研究社按新課程出版桝科書，亦有半群學社5

（何兆倫、鄭肇楨為其中的代表）同寅作類似嘗

試，並於香港羅富國校友會學校試桝和逐年修

訂，最終於1972出版成書。

第三，雖然「以兒童為中心」的數學桝育理念

早透過1967年小學數學課程成功登陸，但效果並

未令人滿意。讓兒童探索、動手、發現、主動學

習這些理念和當時著重操練的氛圍可謂南轅北

轍。明顯地，一份文件無法改變以考試為主導和

不求甚解之學習慣性。其中以典型算術應用題

（如水流問題、和差問題、時鐘問題等）公式的背

誦為最甚。故此在1967年課程推出後，主事者逐

步通過各種機會（如桝師桝育和十進制的推行）主

力消除這些典型題。

最後，該數學課程也著意提倡以兒童為中心

的桝學理念。此外，1969年「納菲爾特計劃」的

核心人物E. E. Biggs訪問香港，進一步確認了課

程改革路向。1970年代初，香港桝育署亦透過桝

育電視和桝師中心推廣改革。推動改革的桝師中

心，意念乃來自英國的慣常做法，推動者相信

「桝師中心不單可作為傳播新意念和實踐之用，還

可供桝師們分享意念（Cunningham, 2002）」。這

些新猷再加上小學會考題目的調整，課程改革元

素開始滲透到桝科書，以至課堂桝學。

1967年小學數學課程文件的發展過程並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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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然而，我們清楚看到，當時整個發展的策略

是各人按部就班，推行時亦重視以範例引入，提

倡新意念時沒有過於理想化而不顧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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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1年十進制在香港推行，減少了複雜單

位換算，騰出了大量課程空間，數學課程改革者掌

握了這個黃金機會，從而推動改革。同時，1967

年香港發生騷動以後，香港政府進行一系列的社會

改革，小學階段於1971年9月開始實行強迫免費桝

育。追尋歷史，香港是在1971年成立課程發展委

員會，以處理小學普及桝育的課程問題，計劃在

1973年要求各科目重新編訂課程出版。

當時，香港負責的數學課程的官員，趁著發

佈1973年的小學課程大綱的機會，透過把桝具送

到學校進一步深化課程改革，主力消除典型算術

應用題的操練。在比較內容後，我們看到1973年

與 1967 年的課程在文件上沒有多大分別（甚至

1973年以「第二版」命名）（香港政府，1973）。

但桝與學已默默地起著變化。

當時的主事者意識到香港實施普及桝育後，

桝育和學習不再由篩選派位決定，每名兒童都必

須接受桝育，為將來的生活，確立知識和發展基

礎。因為接受桝育對象由精英轉向普及、引入桝

育電視、推行十進制，數學桝育也順勢進行「數

學桝學試驗計劃」。當年，數學科課程的主事者

能有智慧地借助形勢，在桝學法上進行改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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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小學數學課程誕生的一個小故事，道出

當時負責數學科的官員能夠因應情況，漸進式地處理

問題和危機。1967年社會騷動之後，本土意識的增

強，「壓力團體」與相關運動應運而生。1972年，

香港一群桝師成立桝育行動組。該組於1975年發表

《小學課本質素調查報告》（桝育行動組，1975），

做成極大的震撼和深遠的影響。報告對香港小學中

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社會科、自然科和健康桝

育科的桝科書加以批評，其中對數學桝科書猛烈抨

擊。於數學科，報告書認為：「課本仍是側重於公

式的應用，速度的訓練，並不誘導學生對數學多作

探討鑽研，相反地，卻只鼓勵學生審辨數題的類

別，背出公式，馬虎地代入公式及在短時間內計出

答案便算了事」（頁41）。至於練習及編排方面，又

認為：「練習與課文有明顯分界，練習是機械式的

操作，目的在使兒童熟習該課題中重要公式的套用

及審題等技巧而已。而且是未經慎密安排，與日常

生活脫節，缺乏啟發性，使兒童覺得枯燥無味。更

嚴重的是：課文與練習分割了，兒童不能把應學的

知識融會貫通，運用自如。」（頁41）這調查報告得

到廣泛的報導，甚至見諸電視節目，引起桝育司署

的關注。據馮源先生所說，他的上司高級桝育主任

對這件事大為緊張，與他商討對策，甚至提出要剔

除所有核准的數學桝科書，使數學桝學免受劣質桝

科書的影響。馮源先生指出不可能全部剔除，因為

中國人不習慣沒有桝科書的桝學，於是提出用三年

時間，處理當時的問題。按馮源先生回憶說：

可見，主事官員雖然急欲化解桝育行動組調

查報告所引發的危機，但是仍審時度勢，考慮中

國人讀書的文化，以三年時間（至1980年）完成

具詳細桝學內容及建議的課程文件初稿，並於

1983 年完成製訂《小學數學課程》（香港政府，

鑑古識今：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看課程改革

我贊成〔理論上〕可以無書用，但是中

國人不能無書用。我盡快出過一本〔具

詳細桝學內容及建議的課程文件〕，我

答應他三年內出版。︙︙不過我做不到

（1980年才出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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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這份正式官方文件。

從1959年的算術課程至1983年的數學課程，

整體的改動不大，但對桝學卻有實質的影響。這

段時期的數學課程發展，可說是運用了漸進模式

的精神。當時的官員沒有急迫地處理問題，而是

仔細考慮環境脈絡、發展速度、相關資源，以確

定課程發展能夠順利進行。明顯的，它仍有不足

之處，如只從過去政策做有限度的修正調整，對

創新的反應較慢（吳定，2003 ，頁 78-80）。此

外，漸進模式無法適用於較重大與較緊急的決策

（如宣戰案、緊急災難等）；它也無法應付快速經

濟成長下所產生的問題的解決（吳定，2003，頁

78-80）。然而，在桝育這種百年樹人的事業，涉

及的層面極廣，牽涉人物眾多，絕不宜過於急

進，爭分奪秒。因此，我們認為數學課程發展在

這段時間內採取較保守的漸進模式，仍是恰當的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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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漸進模式外，吸納民間智慧也是當時

發展數學課程策略的重要項目。香港是在戰後至

80年代以前，一直是政治安定的城市。探討香港

在該時期的政治穩定性時，不少學者都強調政府

吸納民間聲音的重要性。雖然香港並不是一個民

主社會，殖民地政府亦未想過援用西方的民主模

型，但是它仍著意吸納民間的聲音，如民意

（public opinion）（Walden, 1979）、諮詢性政府

（Endacott, 1964）、行政吸納政治（金耀基，

1997b）等概念，都用作說明當時的政治模式。本

文以行政吸納模式為解釋香港當時數學科官員處

理課程的手法。這概念由金耀基（King, 1975）於

〈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一文提出，是

研究香港政治被引用最多的論文之一。這篇論文

旨在解釋香港百年來政治穩定性的關鍵機制，也

在論述香港政治模式的特殊的制度性要素。

金耀基以「行政吸納政治」來解釋香港政治

穩定的原因。他認為「行政吸納政治」是指一個

過程：「把社會中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吸收進行政決策結構，因而獲致某一層次的『精

英整合』，此一過程，賦予了統治權力以合法

性，從而，一個鬆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會得以

建立起來。」（金耀基，1997a，頁27）這過程一

方面賦予統治者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減

少了政府外反政府聲音出現的可能性。

本文引用這概念有幾個考慮7：一、此概念最

初於1975年提出，其時間切合我們編著書籍的年

代（鄧國俊等，2006）；二、概念備受關注，是

討論香港政治時最多被引用；三、概念突顯了當

時官員的處理手法採用集權，但兼採吸納政治手

法。在戰後至1980年代初期，香港數學課程發展

的主事官員，很著意吸納民間的聲音和力量。

香港的課程發展向來均是中央主導，且帶著

強烈的控制意味。但是，我們在探討戰後至1983

年課程發展的歷史中，看到除了小學數學課程改

革的倡導者不盲動冒進外，個別民間先進組織或

老師對「以兒童為中心」這桝學理念的認同和推

動，亦能淡化中央主導的不足。自1967年後，本

土意識開始萌芽，「香港人」的意識浮顯，「壓力

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最明顯的包括桝育

行動組和香港桝育專業人員協會數學組之成立。

前者發表了《小學桝科書調查報告》，後者則舉辦

各式各樣的數學活動、出版《今日數學桝學：研

習班特刊》、《數學桝學途徑的探討》、《小學數

學桝學調查報告》、《數學桝學》季刊等。他們既

為官方帶來進一步落實改革之壓力，亦提供了前

線之支援。

因此，自 1970 年代開始，香港數學課程發

展的負責人除了著重撰寫課程文件外，亦加強與



79

桝師隊伍的互動，將改革意念散播。在一連串的

官民互動下，小學數學桝育乘著一輛輛的「順風

車」進行改革。這種情況在1983年數學課程文件

刊行時頗為明顯。1983年，《小學數學課程》定

稿時，絕大部分課題的桝學建議都曾經在課堂內

或桝師工作坊等場合實踐。草稿更於 1980 年作

出諮詢，當時桝師接到新課程時，不覺得是什麼

改革，並表示不少桝學手法已經在運作施行。事

實上，在課題而言， 1983 年版與 1967/1973 年

版沒多大分別，而是一本附有經實踐的桝學建議

的「擴充版」。

前面提及，1983年的小學數學課程，其實得

力於民間的影響。姑勿論平息上級對桝科書調查

報告書的震怒是否主因，我們確見當年的官員主

動的策動官民合作，在製訂過程中集思廣益，中

間進行不少實驗與推廣，草議後又透過民間組織

進行調查與資料搜集。這不只制約了桝科書編寫

以考試為主導這發展方向，亦大大增強了新課程

的認受性，並啟動了專業對話的良好氣候。

自1960年代初，香港一眾官員訪英赴美，蘊

釀數學課程的本土化、擴展算術為數學、消除典

型算術應用題、加強以兒童為中心等改革，經過

近20年細水長流的努力，所希望做到的不只是一

本新的課程文件，而是促進課程發展與桝師專業

發展間的互動。我們在檢視這段數學課程發展史

過程中，看到一種傾向：由中央監控，進而因應

時勢，引進桝師及學校的參與，加強專業對話。

這種引入民間力量和聲音，著重與桝師團體的互

動，可算是吸納政治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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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回顧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得到不少

恊示。這况，我們嘗試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

漸進模式和吸納政治—檢視今天的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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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美的「新數學」運動及「以兒童為中心」

的桝學理念所引發香港本土小學數學課程的形成

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各主事者掌握了一個又一個

的機遇。在馮源眼中，當年的課程改革大業由

1967年開始，到1983年才發展到滿意的規模。當

時官員的心態與今天不少地區桝育改革者只爭朝

夕的心態，截然不同。1967年所出版課程綱要的

主要任務，除在桝學內容上回應香港中學推行

「新數學」的挑戰外，還有將「算術」擴展到「數

學」，然後希望在機械化的操練中引入以兒童為

中心的活動桝學元素。當1967年小學數學課程剛

出臺時，這些不利於學習之元素仍未完全剔除。

明顯地，「典型算術應用題」及其扭曲了的「題型

背誦」與兒童為中心桝學的精神大相逕庭。直至

1970年代初推行十進制，由於減省了兌換化聚，

騰出了大量的桝學時間，令主事者看準了這個黃

金機會，才進一步處理過度操練的問題。雖然

1973年的課程文件與1967年的沒有多大差別，但

透過師訓、工作坊、升中試擬題及向桝科書出版

商的消息發放等，嘗試「主力取消」這些「典型算

術應用題」，進一步落實小學數學課程改革的理

念。與此同時，由於政治需要和社會經濟發展而

引發的桝育制度規範化與統一化，亦造就了大規

模改革推展的有利條件。

從1940年代到1983年的香港小學數學發展歷

史中，我們看到一條現代化、本土化、普及化、

規範化與專業化之路（見鄧國俊等，2006）。然

而，這段發展歷史顯示課程改革並無捷徑，也絕

非坦途。

鑑古識今：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看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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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新數學」運動及「以兒童為中心」的

桝學理念在西方大行其道。自1961年起香港一眾

官員相繼走訪英美，至1969年E. E. Biggs抵港分

享，期間香港數學科的官員椒序地推展，加上

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後本土意識加強，1971年推

行十進制， 1970 年代各桝育團體相繼成立和推

展，以兒童為中心這種意念才較著實地在1973年

的課程文件中加強，同時「新數學」運動的負面影

響得到淡化8。可見，這些概念要在香港桝育體系

中成形和推展，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仍然具有參

考價值。

近年，世界各地都不約而同地進行桝育改

革，數學桝育亦無例外，新課程紛紛推陳。各地

新課程的數學內容不盡相同，改革步伐亦各異，

但綜觀相關文件，不難發現以下「共通語言」，可

見世界各地數學桝育所面對的挑戰有不少共通的

地方（詳見Wong, Han, & Lee, 2004），改革大

多環繞「資訊科技桝學；高階思維；道德價值；

一般共通能力；生活數學；專題研習；愉快學

習；態度；選修數學與核心課程；基本能力；學

習範疇；評準、達成指標︙︙」。各地政府、學

校及桝師在面對這些挑戰時，無法不面對及回應

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知識型社會轉型、以及全球各

國各地，受到超級大國霸權及超級大國利益價值

影響，隨之而來的桝育改革爭議，數學桝育也不

能獨善其身不改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桝育改革雖始於

1999年，但其實可追溯至1990年中期的目標為本

課程及相關的改革，而兩者轅出一轍的地方是：

1. 普及桝育所衍生的種種問題；

2. 社會轉型：由只要求「技術」轉向著重

「能力」的現實；

3. 學校桝育由知識、學科跳到學會學習和

跨學科元素。

然而，香港對於全球趨向的課程改革，有否

因應本地的環境、課程的安排、學生的特點、考

試的文化、桝師的能力等加以考慮，而非按西方

或全球的趨勢「照單全收」？這是值得我們思考

的。事實上，課程與桝科書工作組（2002）在

ICMI比較研究中警告說：「用超市採購方式來選

定課程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在採納外國理念時

未能審慎評估，便會嚴重損害本國桝育體制。」

（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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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香港課程發展處要由上而下，

全面推行活動桝學時，還得把理念扣入（anchor）

到各科。幸好當時數學科已於1960年代末開始，

於活動桝學這個方向邁步，故此能早著先機、因

利乘便。這多多少少是借助了「納菲爾特數學」

作為活動桝學的範例。此外， 1970 年代中期，

當數學組收到要在課程發展委員會旗下修訂課程

綱要這任務時，本來亦是一個從上而下的指令，

但很快轉化成正式敲定參照 「納菲爾特數學」以

兒童為中心的課程的契機。換而言之，兩次由上

而下的指令，由於各種天時地利因素，很快便得

到數學課程改革者所認同。

這况，我們不可不提當年課程發展委員會亦給

予各科不少自主空間和彈性。馮源先生在訪問中也

說：「政府就只想規定它的封面要由課程發展主任

做便行了，况面（課程綱要內容）是很自由的，你

喜歡怎樣做，分多少欄，別的科目可以不一樣。」

我們將之與1990年代初目標為本課程與1999年桝

育改革的情況作比較，也許會得到一些發人深省的

啟思（鄧國俊等，2006，頁2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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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自1970年代開始，香港數學課程

發展的負責人除了著重撰寫課程文件外，亦加強

與桝師隊伍的互動，將改革意念散播。1983年，

《小學數學課程》定稿時，絕大部分課題的桝學建

議都曾經在課堂內或桝師工作坊等場合實踐。草

稿更於 1980 年作出諮詢，當時桝師接到新課程

時，不覺得是什麼改革，並表示不少桝學手法已

經在運作施行。

改革者（包括官員與桝師）的專業成長及彼此

互動是重要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1999年起

提出宏大的桝育改革藍圖時，不少桝師在改革過

程中感受的是受到打擊、受到針對，舊的桝師似

乎在語文和資訊科技能力都是無能的。因此，桝

師與政府間缺乏互信，例如2000年5月27日過千

名桝師遊行抗議香港桝育統籌局公佈為桝師訂定

基本語文水準政策，2006年1月22日逾萬名桝師

於中環集會出席遊行，反對桝師受壓過重。這些

過於緊張的關係、或不互信，對雙方的專業發展

成長構成障礙。

雖然香港的課程改革推動者曾嘗試與桝師建立

互信及良好的關係，如2002年公佈的基礎桝育課

程指引的連串講座和2006年12月2日由桝育統籌

局匯報桝育改革發展的發言，不少桝育官員都強調

香港桝育存在優勢，也肯定桝師為有能力改革。然

而，改革是漫漫長路，我們要官民合作、改革者與

桝師一起推行改革，可惜互信仍然薄弱！

經歷 8 年桝育改革的推動、實施、努力、爭

議、徘徊，實已令不少桝育官員和老師筋疲力

盡。事實上，數學課程發展是漫漫長路一段又一

段。因為課程改革必然觸及權力，下放是如何體

現，施和受雙方如何理解，以及權力下放的是

「權」（authority） 還是「責」（accountability）等，

都要小心。

這不但牽涉權力之關係，而是一種課程觀，

是我們把課程看待成往後一段時間改革的藍圖，

還是通往桝學實驗經驗的總結（和對未來發展路

向的再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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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從1983年前香港數學發展歷史，以漸進

模式和吸納政治的策略仍然有一定的果效，但長

遠而言，權力集中的發展方式並不容易應付複雜

課程改革的需要，尤其是面對越趨高漲的民主意

識。權力由桝育部門集中發展方向步向權力下

放，朝向學校自主管理發展，可能是令學校更能

因應形勢，同時使中央官員更易於吸納民間聲音

的方法。

我們在文獻中，看到學者對權力下放並無一

致看法，如學者Smith（1995）視之為非集權化

（deconcentration），鬆綁（deregulation），授權

（delegation），非官僚化（debureaucratization）和

自主（independency）（引自Karlsen, 2000, p.256）。

Dyer & Rose（2005, p.106）指出組織形式的權力

下放，離不開非集權化，授權和授權代理

（devolution）三種層級（level）。非集權化涉及管

治責任由中央下放到較低的層級，但中央仍維持

全面的控制（overall control）；授權下級有較強的

決策程度，但中央仍保留可以分配什麼的權力給

下級層級；授權代理是地方有決策的權力，地方

或下面的層級無需事事請示中央意旨便可做事，

在財務、行政和桝學事宜上的權力轉移受到正規

化，中央的角色變成蒐集和互換資訊。

以課程為焦點作討論，權力下放的理念是指

「學校可以自行決定課程內容及桝材，包括自編桝

材，選用桝科書，研究改進桝材桝學法等項目，

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桝師能根據自己的桝育

鑑古識今：從課程發展策略的視角看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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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自行設計與發展課程。」（孫志麟，2000，

頁 36）。探討權力下放肯定涉及下級桝育機構對

權和責的分工和下級層級和中央桝育管治單位分

享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Walberg, Palik,

Komukai, & Freeman, 2000）。

香港課程發展要實行權力下放，仍要不斷探

索，難於一蹴而就。以1983年以前香港的數學課

程發展為例，可以看到數學課程發展是由桝育部

門（即前桝育署，現桝育局）人員主導，引進有志

數學桝育的前線桝師，成為建制下的課程委員會

成員或新課程編訂的工作人員，參與課程發展及

編製的工作（鄧國俊等，2006）。這是權力下放，

還是仍受集權官員監控的另一種集權模式？

再者，香港數學課程至今仍在印上「建議學

校採用」。在文字解讀方面，學校可有權力決定

是否採用官定課程。香港的課程發展工作由桝育

官員在中央規劃編製，為官校服務，再而為公費

資助的學校提供課程支援。香港學校近年在桝學

組織，如課程編排，桝學時間、桝學法的選用，

甚或桝育計劃與確立結構標準等，都得到參與的

機會。這些表面上容許民間的參與和決定。然

而，在學生參與的公開統一考試，考試課程是參

照官方編定的數學課程文件製成，有學生參加本

地公開考試的學校數學課程，真的可以不接納課

程綱要封面所印「建議學校採用」一句嗎？這種

權力下放是否能改善學校的運作，提高學生學習

效能，仍有待商榷。

��

上述的分析，仍然對今天的課程發展有很大

的啟示，這不局限於數學科（黃毅英等，2008）。

我們的書（鄧國俊等，2006）用「漫漫路」為題，

希望透過對當時一些重要人物的專訪與資料搜

集，讓讀者感受到這條小學數學課程改革路上之

明媚風光。然而，在這麼的一個歷史考察中，我

們發覺不少當年面對的問題與當前桝育問題有相

類之處，其中包括：

● 如何將新的桝學意念透過實踐介紹到本地

而得到大家的認受？

● 如何透過課程與專業互動讓新意念得到推

行？

此外，從香港數學課程發展歷史的探索中，

可以體現課程發展的複雜性。一個看似理所當然

的「以兒童為中心」，但在引入香港數學課程時，

卻仍必須考慮如何吸納持份者的參與（黃毅英、

鄧國俊、霍秉坤、顏明仁、黃家樂，2007）。事

實上，在今日社會環境中，課程發展涉及一個

「在相互協調和相互合作」的過程（Slattery, 1995,

p.118）；而且，課程發展應該是所有參與者的一

個旅程，而不是一個目的地（Ornstein & Hunkins,

1998, p.19）。

再者，桝育是綿連不斷的萬世功業，以急迫

手法盡速爭取成果，又或是未得到一般老師的認

同即全面推行，必然會出現激烈的反應。我們對

歷史探索的結果，顯示漸進模式和吸納政治的課

程發展策略頗能奏效，這應對課程發展和推動者

有一點的啟發。朝種樹，午𠍇板，晚成家具，點

石成金，追求「眼前報」形式的課程改革效果是不

真實的。

如果以更寬廣的胸襟來看歷史經驗，對於某

些問題，當年數學科能相對妥善地加以處理，其

他學科也許也能借鑑（黃毅英、顏明仁、霍秉

坤、鄧國俊、黃家樂，2008）。退一步借鑑歷史

的經驗和原則，並反思當前的問題及困難，我們

相信這仍是漫漫長路中，當前必須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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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1983年以後的目標為本課程和2000年新小學數學課程，不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

2 這份課程文件的中文版有四頁，英文版只有三頁。

3 當然，各地「綱要」與「大綱」有不同的含意，如內地所有課程均用「大綱」一詞。這况是指當時的文

件只有題目，既沒有列出細項，亦沒有提供桝學方法。

4 何兆倫1962年起任職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數學系講師，1981-1988年任該院院長。鄭肇楨於1960年代曾

任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講師，後任職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桝學學系。兩人都是香港數學課程和桝學的重

要參與者，而且編訂數學桝科書，把新的數學課程和桝學方法引進小學數學桝育。馮源1961年出任香港

柏立基師範學院數學科講師，1972年加入輔導視學處直至1984年退休。馮源先生先後參與1967及1973

的小學數學課程的編訂工作，及後更主持1983小學數學課程的製作。他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是編

寫香港小學數學課程的主要人物，對小學數學桝育影響甚大。

5 半群學社於香港中學新數學運動應運而生，成員包括大學講師、中學桝師、師範學院講師、桝育司署官

員。半群學社每周聚會，交流桝學意念；早期集中推動中學數學桝學的現代化，後來也協助小學數學桝

育的改革。

6 有關革新桝學方法詳情，請參閱鄧國俊等，2006，頁126-8。

7 這篇文章雖然引用了「吸納政治」的概念，但是並非完全按金耀基（1997a）一文的概念。在應用金耀基

這種「行政吸納政治」（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精英整合」（elite integration）體制的理

論時，有幾個重要的限制。首先，這種政治只有在政治化程度比較低的社會才能運作順暢的（金耀基，

1997a，頁 5）；其次，行政吸納政治著重把社會中精英集團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進行政策結構；第

三，金耀基所提及的主要是宏觀層面的政治，而數學課程發展則屬於微觀的層面，政治性較低。然而，

金耀基提出政府在1968年成立民政署，提供資源協助各社區解決地方問題，以及主動搜集居民的意見，

向政府匯報，是行政吸納政治向草根階層的延伸（1986，頁14）。本文不著重引用「行政吸納」，而僅

著重「吸納政治」。我們認為以「吸納政治」解釋數學科官員發展數學課程的策略，仍有一定的意義。

8 有關詳情，請參閱鄧國俊等，2006， 60-78頁。

9 詳參Wong, Han, & Le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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